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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上漫与

黄巢诗献疑
■陈尚君

《全唐诗》卷七三三收黄巢诗

三首又两句，其中绝对可判伪者，

即《自题像》：记得当年草上飞，铁

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

独倚栏干看落晖。

此诗宋人多次引及。 其一是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引陶

谷《五代乱纪》：“巢既遁免，祝发

为浮屠， 有诗云： 三十年前草上

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

人问， 独倚危栏看落晖。 ” 陶谷

（903—970），《宋史》 卷二六九有

传，是唐末诗人唐彦谦之孙，避晋

高祖讳改姓陶， 入宋官至户部尚

书。陶谷出生唐末，距离黄巢时代

很近， 其说曾有多人相信。 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 卷一七载：“唐

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

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

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

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髠为僧得脱，

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

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予数

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

逾中人， 唯正蛇眼为异耳。 老人

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

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

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

阑干看落晖。 为李易初取也。 ”说

得更有眉有眼， 不仅勾勒出黄巢

的逃亡路线， 还有出家为僧的寺

院， 且说前辈老人见过写真绢本

上的自题诗。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更据

以说明陈与义诗之因袭：“陈去非

《衡岳道中》诗：客子山行不觉风，

龙吟虎啸满山松。 纶巾一幅无人

识，胜业门前聴午钟。 按唐黄巢既

败为僧，投张全义，舍于南禅寺，有

写真绢本，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

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 天津

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 去

非诗意同。”他对黄巢作诗的叙述，

与邵博所见为同一来源。 从陈诗

来说，雷同痕迹确很清楚。

邵、 吴两人时代均早于王明

清， 明清见到陶谷的记载则早至

五代时。 王说甫出， 赵与时即在

《宾退录》卷四指出，传为黄巢的

此诗， 虽文字颇有不同，“殊不知

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

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两

诗见元稹 《元氏长庆集》 卷一六

（宋蜀本为卷二○，今不存，清人

卢文弨《群书拾补》曾据录校记）：

“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

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

自归。”“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

尽衲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

栏干望落晖。”元稹写一位曾参加

平定安史乱的战将， 晚年出家为

僧，不为世知之景况。天津桥在洛

阳。 从元稹《智度师》传讹为黄巢

诗的过程，读者不难覆案，这里不

展开了。

黄巢名下还有两首半与菊花

有关的诗，今日流行极广，其来源

皆在疑似之间，因文献缺征，至今

仍很难得出结论。

一首半之半首为 《菊花联

句》，存两句：堪与百花为总首，自

然天赐赭黄衣。 赭黄衣为古代皇

帝袍服之颜色。 一首为 《再赋菊

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

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移共桃

花一处开。 青帝为古代所传五方

天帝之一，居东方，摄青龙，为春

及百花之神。 两诗均源自南宋后

期张端义《贵耳集》卷下：“黄巢五

岁，侍翁、父为《菊花联句》。 翁思

索未至，巢信口应曰（诗略）。巢之

父怪，欲击之，乃翁曰：‘孙能诗，

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 ’巢

应之曰（诗略）。跋扈之意，已见婴

孩之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

大盗耶！”很奇怪的是，此段故事，

宋元两代几无他书称引。 当时谈

黄巢逸事，并不犯忌，何至如此？

张端义（1179－？ ），字正夫，号荃

翁。 宝庆元年（1225）任仪真录事

参军。端平间应诏上三书，坐妄言

谪贬韶州安置。 淳佑六年（1246）

完成《贵耳集》三卷，后终老岭南。

此书 280 多则， 所记以孝宗以后

四朝逸事为主， 他自序称：“余从

江湖游，接诸老绪余，半生钻研，

仅得《短长录》一帙。”此书为其妻

所焚后，他更“追忆旧录”，又“随

所闻而笔焉”，“粗可备稗官虞初

之求”。也就是说，他所记宋事，皆

出耳闻传说，并无可靠史料依凭，

只能当稗官小说来读。 全书很少

涉及前朝故事。 对黄巢如此生动

的叙述，真不知依据为何。

还有一首 《不第后赋菊》：待

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

甲。最早记录为南宋末俞文豹《清

夜录》，今存《说郛》本无此则，仅

见明郭子章《六语·谶语四》所引：

“黄巢举进士不中第，尝赋《菊诗》

曰（诗略）。朝廷不能收拾之，遂聚

众为盗， 号冲天大将军， 卒陷长

安，此《菊诗》谶也。 ”文豹，字文

蔚，括苍人，自称“余以文字之缘，

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他的著作有

《吹剑录》四录，以《清夜录》述及

开庆元年（1259）事为最晚。 其书

多写宋代故实，兼及文坛往事，影

响很大。所记黄巢诗，至明初有朱

元璋类似一篇：百花发时我不发，

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

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见《御制文

集》卷二○），《七修类稿》卷三七

因此认为二诗“彼此一意，成则为

明而败则为黄也”。

此两首半咏菊诗， 今日几乎

传遍天下，然而不能无疑。一位曾

领导席卷南北并建立金统王朝的

起义领袖， 如此成熟且具开创气

象的诗篇，为何经历唐末五代、北

宋及南宋前期之三百多年， 从未

有人道及，到南宋末突然出现，两

位叙述者似乎也并未掌握特别的

唐末或宋初的秘笈。 张端义的叙

述涉及细节，乃至黄巢翁、父的反

映都细节清楚。就目前来说，我还

无法作出准确考定， 只能提出一

种猜想， 即为南宋讲史说书艺人

所编造，且因黄姓而连带说菊花，

更见其野心跋扈之早有渊源。

南宋讲史， 讲五代是比讲三

国更热门的话题， 讲五代必然要

从黄巢之乱说起。今存《五代史平

话》中的《梁史平话》卷上所载黄

巢， 就是一位热衷写诗的落第举

子，述及五首诗。 说他“见金榜无

名，闷闷不乐，拈笔写着四句：拈

起笔来书个字，多应门里又安心。

囊箧枵然途路远， 恓皇何日返家

门。 ”前两句用离合字说闷。 还说

他曾投诗于朱温之父朱九经：百

步穿杨箭羽疎，踌躇难返旧山居。

鲰生欲立师门雪， 乞授黄公一卷

书。黄公书指兵书。说他见尚让诗

后， 也题诗一首： 秋光不见旧亭

台，四面荒凉瓦砾堆。火力不能烧

尽地，乱生黄菊眼前开。瓦砾堆用

杨凝式诗，后半也出现了黄菊。还

说他被唐廷招降后，大喜设宴，赋

诗一首：落叶潇潇庭树红，晓杨枝

畔带金风。君子位重邦家宠，小人

得道琅琊穷。问鼎昔时观楚子，舞

鸡夜畔笑刘公。他时端拱麒麟殿，

暂借扶桑挂旧弓。 这些诗当然全

出南宋讲史艺人之虚构， 今人从

未据此研究黄巢的诗学思想，是

为有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书会

艺人的写诗能力并不弱， 写黄巢

的身口有几分近似。 认为那两首

半黄巢咏菊诗出今已失传的某种

讲唐末五代史平话， 应是合理的

推测，当然也确实没有可靠书证，

仅属推测。

“查无此文”
———从丰子恺一篇文章的出处说起

■钟桂松

有些事，因因相袭，久而久之，便以为

“原该如此”“本应如此”。 比如某篇名人文

章，写于何年，发表于何年何月哪本杂志，

所有的“选集”“全集”乃至“年谱”，都记载

得明明白白， 以至多年来大家都是照抄照

录，没有人怀疑过。 但凡事均有例外，比如

最近某年轻编辑竟然刨根究底起来， 结果

发现，原本就不是如此———查无此文！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 1937 年 3 月开明书店出版的 《少

年美术故事》里，有一篇丰子恺先生介绍

美术知识美术修养的文章《展览会》。 从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丰子恺年谱

以及著作年表都这样介绍：“1936 年 10 月

10 日 ，在 《新少年 》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

《展览会》（美术故事， 初收 《少年美术故

事》开明书店 1937 年 3 月版 ），装帧画用

于该扉页。 ”海豚出版社《丰子恺全集》第

九卷第一三六页，收入《展览会》一文，注

明出处是 “载 1936 年 10 月 10 日 《新少

年》第二卷第七期。 ”

所以，丰子恺这篇《展览会》的出处，当属

确凿无疑了。 但认真的年轻编辑偏偏去核查

了，他利用新科技，找到当年开明书店 1936

年 10月 10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七期《新少年》

杂志，竟然没有丰子恺的《展览会》！

这就奇怪了！ 我又请浙江省图书馆再

核查，结果依然是“查无此文”！

更奇怪的是，丰子恺著 《少年美术故

事》一书收入的《贺年》《初雪》《展览会》等

24 篇文章，年谱、全集标明都是曾在《新少

年》上发表过的。 但事实上，这些文章，除

了 《展览会 》，确实都曾在 《新少年 》上发

表。 《新少年》每期都发

表丰子恺的少年美术故

事， 但偏偏第二卷第七

期没有发表文章， 只刊

发了一幅“双十节”的漫

画。这种“偏偏”的例外，

自然是令人想不到的。

为什么丰子恺未在

这一期发表文章？丰子恺

自己没有说过。 我们猜

想，是因为时间方面的问

题。因为《展览会》开头就

说：“双十节早上开会，校

长先生讲话……” 而这

一期的《新少年》杂志正

是在 10 月 10 日出版 ，

从内容看， 所写的时间应是这一天之后。

当然， 这些文章的内容是可以假托的，用

不着写实。 但是，如果假托，读者看了就会

觉得不合情理， 因为杂志是这一天出版

的， 怎么这一天发生的事就登出来了呢？

假托就“穿帮”了。 所以，是不是因为如此，

才缺了这一篇？ 或者丰子恺交稿晚了，这

一期就脱空了。 当然这些都是猜想，不足

为凭。

现在看来，丰子恺这篇《展览会》的出

处， 最早应该是在 1937 年 3 月开明书店

出版的 《少年美术故事 》一书 ，而不是在

1936 年第二卷第七期的《新少年》杂志上。

顺便再说一件事，也是那位认真的编

辑告诉我的。 现在买旧书，动辄就说 “初

版”，似乎标着“初版”就是初版了。 这位编

辑在工作中碰到丰子恺在上世纪出版的

两种《艺术修养基础》，都是“文化供应社”

出版的，一种是“民国三十年七月初版 ”，

版权页写着“著作人：丰子恺。 发行人：陈

劭先。 ”可到了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年，文

化供应社又在香港出版《艺术修养基础》，

版权页上标明是“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港

初版”， 著作人和发行人仍是丰子恺和陈

劭先，内容也没有变化。 同一种著作在不

同时间不同地方出版，都写初版，那么到

底何者是初版？ 所以现在读旧时的书，还

真得留个心眼。 否则，见到“初版”就以为

是初版，那还真不一定呢！

写到这里，我觉得真应该感谢这位负

责认真的年轻编辑。 出版界这样认真负责

的编辑多一些，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差错

就会少一些。

▲ （自左至右）（南宋）王明清著《挥麈录》，上海书店 2009 年版；(宋)吴曾撰《能

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宋）邵博编《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 1983 年版；《新编五

代史平话》，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新少年》第二卷第七期封面及目录


